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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

基金會董事長

部落是原住民孩子認識自身文化最重要的

場域，我們在大自然給予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學

習、成長，並從中了解祖先、土地及族人之間的

緊密關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記憶，是小時候生

活在沒有電力的地下屋，我們聽著老人低聲吟

唱，讓黑夜、白晝決定我們的生活時序，一點一

滴地孕育、提升我們對自身文化的涵養。

我始終認為「生活空間」會左右民族的知

識體系，而舊社踏查正是原住民重新尋回過去漁

獵、狩獵、製作器物等生活知識的重要途徑。除

了踏回傳統生活場域，我們也能以現代科技建立

完整的地理與網絡資訊，活化社會對舊社遺址的

參與與了解，強化族群認同感。

本期《原視界》邀請太魯閣族青年Lowking 

Hana到內本鹿認識布農族傳統生活樣貌，而舊部

落等傳統領域如同連結我們與祖先的臍帶，讓我

們從中汲取許多珍貴的生活智慧。接下來原文會

預計製播一系列相關節目，鼓勵更多藝術家以舊

社為主題創作，再現原住民各族文化脈絡。

部落是連結我們與祖先的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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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本鹿是布農族遷徙的最南界，也是日本殖民臺灣版圖上的最後一片空白，經歷多次流

血衝突，布農族人被迫大規模遷移至平地。儘管山一直都在，卻是族人一直無法抵達的家。

2001年，後代青年重新回到山林裡的舊部落，重新建構布農的文化與記憶。本期《原視

界》邀請太魯閣族創作歌手Lowking Hana，跟著布農族人回到傳統領域學習祖先傳承下來的

山林智慧，並傳遞、交流尋根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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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Plutut: Embrinah sapah dgiyaq，太魯閣族語「交棒
：回山

上的
家」
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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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布農族語「成為」的意思，此處指「養成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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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直升機載著15位老人家回到臺東延平鄉的內本鹿，在部落青年們事先砍伐的林地間降落，這

一趟10分鐘左右的航程，老人家們卻等了60多年。

內本鹿是布農族的傳統領域，是外來殖民版圖上最後一塊空白。1941年，族人不服日本殖民政府集團

移住政策而爆發「內本鹿事件」，在流血衝突之後，日本人燒毀石板家屋、小米田，將全體族人遷下山，

燃起的黑煙從此隔絕族人回家的路。

直到近代國際原住民族運動興起，2001年展開傳統領域調查，兩年後的世界人權日，老人家終於回

到山上的家，2002年也被稱為「內本鹿元年」。看著耆老們流淚唱著日本國歌《君之代》，發起「回家計

畫」的年輕族人決定延續復返行動，每年入山重建家屋、整理山徑、踏查舊社。

2019年，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與內本鹿人文工作室合作，將古道上的蘇鐵護管所改為學習基地，命

名為Itu Mamahav tu pasnanavan*，以「min（成為）Bunun（布農族人）」為宗旨，發展出植物運用、狩獵、

陷阱、解剖等10種課程。讓族人回到山林只是第一步， Mamahav希望培育更多部落年輕人，將布農族傳統

智慧與知識，代代實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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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語「屬於Mamahav的學習場域」之意。

Mamahav是舊聚落名字，也指「山胡椒」，因聚

落附近有許多山胡椒而以此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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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對布農族的印象為「居住在深山」與「八部合音」，但布農族並不是渾然天成的高山民族，其起

源地是濁水溪下游的Lamungan（今南投休息站附近）。傳說一場大洪水迫使祖先往高處的中央山脈和玉山山脈

遷徙，布農族五大社群*分散在山脈的幾條河流間；後因人口增長而持續遷移，向中央山脈以東的花蓮大分拉

庫拉庫溪流域移動，接著再往南朝臺東卑南溪的支流新武呂溪前進；19世紀中葉，其中一支落腳高雄桃源區，

而遷徙到最南邊的一支則抵達鹿野溪中上游的內本鹿。自此布農族人在內本鹿居住近半世紀，直到日本人來到

臺灣而起了變化。

＊卓社群take todo、卡社群take bakha、丹社群take vatan、巒社takebanuad、郡社群isbu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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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臺殖民中期，隨著大部分原住民族陸續被征服，加上日本

對臺灣山林資源的需求，更加急迫地加強控制未降服的原住民族群。

日本殖民政府建置高壓電隘勇線，將布農族包圍在山上，進而開闢警

備道沿線設置駐在所，作為監視與聯繫之用。

直到1930年霧社事件爆發後，日本殖民政府於隔年實施集團移

住，強制將原住民遷下山，布農族人才離開世居的內本鹿區域。然

而，居住環境由高海拔轉變為低海拔，許多族人難以適應、水土不

服，其中一名族人Haisul的2個孩

子甚至因此過世。1941年，Haisul

決心展開返回內本鹿行動，他沿路

夜襲警備道沿線的駐在所，並砍斷

連結通訊必經的橋梁以防止追兵，

只是最終受到族人誘導現身而遭到

逮捕，此稱「內本鹿事件」。此

後，日本殖民政府要求內本鹿全面

清空，將族人全數遷下山。

1945年日本人離去，隨之

而來的政權轉換加速原住民平地

化，族人們依然無法回家。2000

年，原住民族運動風起雲湧，原

住民族群歷史逐漸受到重視，布

農文教基金會展開部落地圖調

查，兩年後再發起「回家行動」，

用直升機載老人家重返自1941年

後便沒能回去的家。「沒有想過此

生還能再回家。」許多參與的老人

家流下眼淚。

曾為古道上的清水駐在所與戰

後保護蘇鐵的護管所，翻轉為現在

的Itu Mamahav tu pasnanavan，在

山裡推展更多族群行動，重新建構

人與土地的關係，探索人與族群的

連結，找回身而為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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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走的古道就是日本殖民時期開闢的警備

道，進入山林的入口處之所以設有圍欄，是因為此

區域有全臺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野生臺東蘇鐵。

設置自然保留區保護這片珍貴稀有植物，入內是需

要申請的喔！

沿路看見一間家屋的遺址，這一戶屋主是在日本殖民時期擔任警守，以

清水駐在所的工作維生，因此家屋附近沒有保留耕作空間。此家屋石板疊法是

以縱向交叉排列的「人字形」，摩擦力比較強，會更加穩固。家屋格局是典型

的ㄇ字型，因為地面沒有打洞的石板，推測其門面是用木構和草組成，屋頂則

以茅草堆疊，現在才會只留下牆面結構。

松鼠會把種子藏在石

板縫內，山豬為了吃

裡面的果子，會衝撞

石板牆，導致牆面突

起，也有可能是樹根

生長影響。

Katu老師講完布農百年的遷徙

史，再帶Lowking走一小段回舊部落

的路，更能感受到腳下每一步都是由

祖先們踏出來的臺灣歷史縮影。

Katu老師講完布農百年的遷徙

史，再帶Lowking走一小段回舊部落

的路，更能感受到腳下每一步都是由

祖先們踏出來的臺灣歷史縮影。

KaKaKaKaKatutuututu老老老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師講完講完完完講完講完講講講 布布農布農布農布農布農農農農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百年的的的遷的遷的遷的遷遷遷遷徙徙徙徙徙徙徙徙徙KKatutu老師老師老師師師講完講完完講完講講 布布農布農布農農農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的遷的遷的遷遷遷徙徙徙徙徙徙

史，史史史，史史史史 再再再帶再帶再帶再帶再帶再帶再帶再帶LoLoLoLoLoL kkwkwkwkwkiiinining走g走g走g走g走g走g走走一小一小一小一小小小小段段回段回段回段回段回段回回舊部舊部舊部舊部舊部舊部舊舊舊部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史，史史史 再再帶再帶再帶再帶再帶LoLo kwkinin 走g走g走g走一小小段段回段回段回回舊部舊部舊部舊部舊部舊 落落落落落

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能感能感能感能感能感能感受到受到受到受到受到到腳下腳腳下腳下腳腳腳腳腳腳下下下每一每一每一每一一一每每每每 步步步步都步都步都步都步都都是由是由是由由由是由是由是由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更更更更更更能感能感能感能感能感受到受到受到受到受到腳腳腳下腳腳腳下每一一每每每每 步步都步都步都都都是由由是由是由是

祖祖祖祖先祖先祖先祖先祖先們踏們踏們踏們踏們踏們踏們踏踏們 出來出來出來出來出來出來來的臺的臺的臺的臺的臺的臺臺臺臺臺灣歷歷灣歷灣歷灣歷灣歷灣歷灣歷灣 史縮史縮史縮史縮史縮史縮縮縮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影祖祖先祖先祖先們踏們踏們踏們踏們踏們 出來出出來出來來來的的臺的臺的臺的臺臺灣歷灣歷灣歷灣歷灣歷灣歷史縮史縮史縮史縮史縮縮影影。影影影影

Katu老師講完布農百年的遷徙

史，再帶Lowking走一小段回舊部落

的路，更能感受到腳下每一步都是由

祖先們踏出來的臺灣歷史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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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本鹿事件的主事者Haisul為阻礙日警的聯絡道

路，砍斷原先聯繫兩山的鐵線吊橋，現在還保留著

水泥橋墩。

布農族的生長環境多為陡坡，鮮少平緩地，活動的空間場域小，使得布農族的社會組織以家族為主，少有

大部落，因此不像其他族群以部落領地劃分界線，氏族群體觀念相對強烈。

日本殖民後期開始在東部

啟動工業化，選定兩地蓋水力發

電廠（名為「清水計畫」），其

中一處就是在鹿野溪。溪床最狹

窄處適合做水壩，官員在此建房

舍供工程人員駐點，但最後太平

洋戰爭爆發，水利工程停擺，僅

留下水泥基座、蓄水池與旗竿座

等殘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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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的部落沒有，但我有走過和中部落的，

那時候參加太魯閣學生青年會的活動，導覽

員會邊走邊介紹部落後面的山、家屋、植物、路徑等。

參加這類活動時，我會把自己投射在裡面，「原來太

魯閣族在山上看待土地、山的視角是這樣啊！」就像

是看小說，把自己當成小說主角一樣。因為對我而言，

我不曾擁有過這些，因此不論是哪一個部落的經驗，

都可以被我投射，有點像是我活動結束後可以跟別人

分享，「我們 Truku 上山時是如何、如何，這是我在和

中部落體驗到的。」

我國中要考高中的時候，媽媽問我要不要考原住民族語認證？我第一個反應是

「蛤？我可以考？我是原住民嗎？我怎麼從小到大沒有聽你們講過？」後來我

想起小時候跟外婆相處的日子，他會和我說族語，但沒有人告訴我這是太魯閣族的語言。

後來考試通過，但就算知道自己有原住民身分，生活也沒有太多變化，族群身份對我

來說有點不痛不癢。直到上大學有自我介紹的場合，除了說自己是太魯閣族的原住民，就

沒辦法講太多，開始有點愧疚感，覺得自己撐不起這個身份，好像我只是空有表象。那陣

子會問自己，「我這樣算原住民嗎？可是我們家就是啊。」有一段時間是很矛盾的狀態。

後來一位學姐邀我參加原住民社團「拿珊瑪谷」，和一群原住民一起相處，發現很多和我

一樣的都市原住民，都在找尋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態就逐漸轉變─儘管現在了解的不夠

多，都不會阻擋我分享我有原住民身份這件事，每個人有自己的成長環境，不必因為是都

市原住民而羞愧。

雖然外婆會講族語，但外婆和他

的父親分開生活，有一陣子是讀

日本小學，暑假才會回山上顧小米，所以外

婆能提供的資訊比較有限。我對族群歷史的

知識有部分是自己找資料、理解後拼湊出來

的；有些是在部落長大的太魯閣族學長分享

的；還有部分是大學參加族語課程學到的。

最近幾年有逐漸認識部落裡的人，開始參加

部落青年舉辦的活動，從這些地方慢慢建構

我對太魯閣族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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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king搭的天幕。

看課程表不太知道「做掃把」是什麼意

思，布農族的掃把跟大家不一樣嗎？我

也很期待能認識傳統作物，「吃」是生活很重要的

部分，更是一個文化層面。我知道太魯閣族有很多

傳統作物，不過都已經消失了，只存在老人家記憶

裡，所以很期待明天能認識布農族傳統作物，也很

想知道他們怎麼復耕。

我之前有在露營區野營，參加

這次活動前，我以為會住在山

上很陽春的工寮，用鐵皮、木板、帆布搭

建的那種，感覺很有挑戰性。到這裡發現

比想像中友善很多，對我剛好是一個前哨

戰的概念，因為最近認識一位太魯閣族的

朋友，有聊到未來要一起上山打獵、經歷

山上的生活，這次就讓我可以先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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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孕育出豐富的動植物生命，幫助族人生存，族人也從生活環境發展出共生模式，感謝及尊重大

自然的給予。Dahu老師帶著Lowking走一段山徑，除了認識植物應用，也藉此傳達布農族的養成觀念。

在布農族的宇宙觀，天上有2個太陽輪流出沒，所以365天、24小時都有日曬，炎熱的天氣讓作物難

以生長。某一天一對夫婦要整理耕地，將嬰兒放在山棕樹蔭下後便下田工作，工作回來卻不見孩子的蹤

影，只看見一隻攀木蜥蜴從包裏嬰兒的布裡出現，驚覺孩子被太陽曬到變成蜥蜴。這對夫婦非常傷心，氣

憤的丈夫帶著大兒子往東邊前進，決定要把太陽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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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u老師提醒，在山上打噴嚏

的話，要停下來休息一會兒，讓不

好的靈通過、離開。

Mamahav基地後方的小米田有一些共伴作物如南

瓜、樹豆等，目前小米已經採收完成，土地會改種地

瓜和花豆、黑芸豆、鵪鶉豆。豆類能夠在非狩獵季節

補充蛋白質，而多元作物種植則能互相抑制病蟲害。

因過去沒有水壺，族人上山狩獵時便仰賴溪水或

蓄水植物，老荊藤蓄水功能強，砍斷老荊藤底部，水

就會滴下，3至5公尺的長度能蒐集到600毫升的水。若

是在中高海拔處又沒有溪溝，有些水鹿翻滾後地面會

有凹陷，雨後能稍微蓄水，是族人補充水分的來源。

走了好幾年，終於離太陽越來

越近，丈夫拿起弓箭朝太陽射去，射

中太陽的眼睛，瞬間天色暗了下來。

被射下的太陽生氣質問那位丈夫：

「為什麼要射我？」丈夫回應炎熱的

天氣奪去他的孩子，也讓人無法耕

種、生活；太陽聽聞後非常同情，於

是被射下的太陽變成月亮，並和他們

立下約定─往後人們的重要祭儀都

要按照月亮的時序變化進行，開墾耕

地也得告知月亮。因此，布農族人

開始觀察月亮盈缺，發展出「月亮

曆」，在開墾前會將2片木頭做成月亮形狀立在土地上，並舉行儀式，表示

這塊土地已經和月亮立過約，同時祈求作物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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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採集山棕的嫩芽10至15根，

要選葉子還未打開的唷。

拍打每一束山棕，

讓 葉 子 散 開 。 接

著撕掉葉子中線兩側的翅

膀（因為兩側的葉子比較

輕盈且是一對，稱為「翅

膀」），留下中間較堅硬的

部分。翅膀可以做小一點的

掃把，掃軟一點的地面。

將綠葉曬乾至乾燥的咖啡色狀態。

集成一束以後，保留約手肘的

長度，多餘的部分切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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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木柄插入山棕葉，用麻繩綁起來。山棕葉包覆的那

側木柄要插入卡榫，才能撐開山棕、讓它更蓬鬆。

分束綑綁，

每排以奇數

為佳、排排遞增，

綁起來較好看。

如果家裡的小孩超過尿床的年

紀，還會習慣性尿床，巫師會用山棕

在小孩身上揮灑，驅除尿尿的靈；所

以布農族嚴禁用山棕或掃把打小孩，

可能會把尿尿的靈帶回小孩身上。

＊油材的布農族語是「sang」，聚落是

「asang」，生命氣息是「isang」，從族語

字面可以看出油材的重要性。

當天晚上生火時，Dahu老師手拿著從二葉松砍下的木材，說

明這一小塊木材代表的意義。

「油材*」是布農族生火／生活的重要植物，樹開始產生油脂

的過程稱為minuni sang，min可能會讓你不舒服，如同砍樹時樹流

出的油脂，是樹保護自己的機制，而這過程卻幫助族人有晚上能

照明的火把。

布農族很重視min，我們不會直接用嘴巴說要你

成為什麼樣子，不像老師上課有一道題目跟標準

答案，我們希望你能有自己的經歷，看你能成為什麼。

雖然min的過程很辛苦，可能會受傷，但也是因為每個

人有自己獨特的min，才塑造出不同的模樣。

分

每

為佳、排

綁起來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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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神靈。

布農族的靈鳥是小黃鶯，布農族認為右邊是善靈，左邊是惡靈。打獵時

若看到小黃鶯由左向右飛，代表好運，但若由右往左飛，表示可能有危險。

像今天提到的射日傳說，我們太魯閣族也有。我分享一個 sisil 傳說，sisil 是繡眼畫眉，

牠小小一隻，為什麼會變成鳥中之王呢？因為有一次山上的鳥要選出牠們的王，牠們決

定比賽誰能把山頂上的大石頭推下山就能當王。很多猛禽像大冠鷲都有來試，但都沒辦法成功推

下大石，後來 sisil 來參加，牠把大石頭前方的小石移開，大石頭就滾下去了，所以 sisil 被認為是

很有智慧的鳥，老人家會聽 sisil 的話做占卜。還有一個神話是關於 utux tmninun*，因為太魯閣族

會織布，我們相信世間萬物是藉由風穿梭大地而編織成的，有一首歌謠「風篩歌」叫 sika bari，老

人家也會說女生懷孕有小孩，是風送過來的。

有用藤纖維做成繩子，但像山棕掃把從

零到有，而且每個步驟都自己來的經驗

就沒有。今天印象最深刻是在樹林中爬坡找山棕的

時候，真的覺得有那麼一點點挑戰，因為平常沒有

走過山裡的「道路」，不習慣被草、木頭打在身

上，踩著鬆軟的土，只為了砍那一根山棕。而且五

金行、大賣場到處都有賣掃把，加上我們不是用苧

麻，而是用麻繩這種簡單的材料，沒想到做起來居

然超級費力，原來以前在山上要做一個工具，要花

上一整天，這完全沒辦法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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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只要有一把吉他，就可以玩得很開心。

我們原住民族有一個普遍現象是會一直接歌唱

不停，今天也有類似感覺，但可惜我不是箇中好手。吉他

是好取得的東西，只要學幾個簡單的和弦，大家就能朗朗

上口一直唱，變成部落一個很好的消遣。「接歌」成為一

個部落文化，有時候還會自己改歌詞，把它改得有點歪、

有點好笑，這都是原住民文化的一種再造。雖然彈吉他、

唱歌、接歌這種事誰都做得到，但就不像在原住民地區能

經常體驗到。

今天也體會到能從歌曲感受族群的樣子，我感覺布農

族是一個相對內斂、保守、溫柔的族群。我試著問有沒有

開心的歌？有沒有表達愛意的歌？但布農族就比較少這類

型歌曲，老師們說因為以前布農族是由父母親決定婚事，

所以情愛的歌較少。這就和我們太魯閣族不一樣，我們有

「搶婚」文化，所以對於男女情愛的表達就反映在歌曲上。

拿來掃地啊，但對這把掃把比

較有感情，絕對不會丟。我永

遠會記得這個掃把拿來打人會讓人尿床，

下次哪個同學來我家，看他不順眼就拿

起來拍他兩下。

太魯閣族有巫師，但物品驅靈我就

沒有聽過，我們有除穢、驅除惡靈的儀

式，而且祭儀很私密，都是關起門進行，

如果不是當事者大概也不會知道過程，

不曉得布農族是不是也這樣。

有一道傳統料理類似什錦

湯，是野菜加一些獸類骨頭、

小米，熬成像粥的東西，這是我 2年前

才知道的，因為現在已經沒有種那些作

物，是部落朋友特意重現。如果和很會

吃野菜的阿美族相比，太魯閣族的野菜

種類比較少，我們和布農族比較像，因

為在山上能種的東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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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裡散落的石材都曾是布農族的家，而在山下，一棟現代布農族的石板屋也正在蓋

起，疊石頭就像玩拼圖，每一片都有訣竅。

布農族家屋沒有固定型態，有的是ㄇ字型、口字形；有些有窗戶或是天窗；也有分成

地面式或半穴型。石板的砌法也很多元，主要看搜集到的石材，如果多是扁石頭，可以用人

字砌；若是圓石，則將大型至小型的石頭由下往上依序堆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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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族家屋進門正中間普遍為穀倉，標準配備是

穀倉兩邊會有兩口灶，但在山下因海拔較低、氣溫較

高，有些家屋只會有一口灶。對原住民族而言，灶都

有凝聚家人情感、維持家屋生命力的意義與用途。

有的家屋會將石板打洞，並以藤作為繩子相連固定；

有些是鋪蓋芒草、樹皮、木頭等。辨別方式是看房屋遺構是

否可見打洞的石板。

布農族有個禁忌是只有家族的人能

上去該家屋屋頂，若有女性不小心踏上

別戶家屋屋頂，就要嫁給那戶人家。因

為布農族認為，外人可能會帶來不好的

東西影響到家裡的人或內在的靈。

魯凱族和排灣族同樣有石板建築，但他們工法更加細緻，原因在於布農族聚落遷移較頻繁，但房屋並不會

帶著走，因此蓋家屋只求穩固、不會倒塌就好。

有些布農族家屋附近會蓋豬圈，因為豬有挖掘的

習慣，用木頭蓋容易倒塌，會採用比較厚實的石板。

豬對布農族來說相當重要，「殺豬」是立約的象

徵，代表家族認同和接納，因此兒女訂婚、結婚都會

殺豬、分享豬肉。

布農族的聚落多由家族或朋友家族

聚集形成，即使不同姓氏，也會同進同

出，由勢力強大的帶領另一個較弱小的

家族，彼此互相守護。

布農族家屋只會讓家族或朋友家族的人入

內，如果要招待外人，則會在家屋外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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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老師到布農族舊社佳心部落時，看到許多石板屋遺址，心

中便浮現「自己蓋一棟石板屋」的念頭。回家後，Kau老師到內本

鹿觀察石板屋的形式，也研究資料、詢問耆老，決定在平地蓋一

間石板屋作為妻子的工作室。

傳統家屋若有窗戶，格局

不會做太大，多是為了防禦架

槍用。Kau老師設計的這面窗

戶則是為了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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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老師向地方河川局申請搬

運溪床石頭，由於受河川沖刷，石

頭顏色相較於山上的更淺，且河床

的石頭大小不一。

為了預防颱風、地震等，這間

家屋的石頭縫隙會填補水泥，才能

在平地屹立不搖。

為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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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布農族家屋是可拋式的耶！

受到生活環境、耕地、獵區、禁

忌的影響，會被動地拋棄，這很難用現代生

活的思維設想，畢竟現在能擁有一個家是很

不容易的事情。另外，我一下山看到平地新

建的石板屋時還滿震撼，因為夾在現代化的

建築中間，視覺衝擊超強烈。

我對太魯閣族家屋的知識沒有太全面，

材料比較多是竹子、木頭、茅草。布農族以

氏族為中心，和朋友、親戚都住在附近，但

太魯閣族比較是以自己家為核心，這是我聽

外婆描述他爸爸住的地方。

我的經驗是從社團開始，在都市相對熟悉的環

境接觸不一樣的人，就有機會透過這些人開啟

跟部落的連結。你會在過程慢慢摸索出方向，可能是從

一般坊間活動、部落旅遊、運動開始，就算單純參加一

個射箭活動都很好。

脫離舒適圈，心理產生壓力非常正常，你可能覺得

自己還沒準備好，但其實腳踏出去就準備好了。就像我

做專輯時，我也認為我族語還很破，不過就像布農族的

min，那些都是過程，今天的你會比昨天的你好一點，這

樣就夠了，光是踏出去，就比上一秒的自己又成長一步。

從口說知識到身體力行，

實際體驗後成為生命的一

部分，讓我更認識布農族。我感受到

環境的變動，讓文化隨之流動，用

形狀比喻的話，可能文化在過去是圓

形，現代是三角形，也許下個世代會

變成正方形，但核心價值是不變的。

這種親近自然的經驗非常寶貴，我很

鼓勵我的朋友和下一代，一步步更靠

近自然環境，就像 Katu 老師講的，

我們雖然是島嶼國家，卻懼怕海洋、

畏懼山林，這是很反常的事情，現在

有機會重新建立連結，非常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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